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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友



這個悲慘的故事發生在2002年，正是那年申奧成功，我正好那年畢業到廊坊實習，便參與了這個案子。



因為女孩死的實在是太慘，案發是因為一個保潔大姐撿了一個蛋糕盒，裡邊居然是一個活生生被切下來的年輕女性乳房，上邊插滿了鋼針，而且乳房明顯有煙頭燙過的痕跡。



專案組也正是通過這個蛋糕盒，才抓獲的犯人，我也是通過幾個人的口供，寫下了下邊的小故事：故事開始的那天晚上北京的天氣很熱，人們的的心更熱，因為北京申奧成功了。



廊坊市第七中學今天正好會考完事，下午休息，晚上沒有晚自習，學生們都跑到了大街上去看電視了。



路邊的大排檔人滿為患，啤酒一箱箱的拿上去，一瓶瓶的被喝掉，在東街的頭上，一個不大的院落裡邊，六個赤裸上身的男子正在吃著燒烤，一個看上去相對斯文的男子正在用筆記本聊天。



另外五個男子則是圍成一圈有興趣的看著，斯文男子飛快的敲打的鍵盤。



一個光頭男子淫賤的說道：「我擦，這就是你聊得學生妹啊，一看說話就是個小賤貨，問她，問她，喜歡被打肚子嗎？」



斯文男子便照做了。



對方是一個女性網友，QQ名字叫做豆豆飛，是斯文男子最近聊到的一個網友，看地址居然也是廊坊的，還是七中的。



女孩回答了個羞羞的表情，然後說了聲：「嗯，沒看我的網名嗎？豆豆飛，就是吃飯睡覺打豆豆的豆豆。」



「你以前被打過？」



「是啊，被前男友打過，別人一直不理解我為什麼喜歡他，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從小就喜歡被打，特別是打肚子，有一次我男朋友因為我不和他上床的事情，把我打倒在地，使勁踢我肚子，直接把我踢暈了過去。」



「哇，這麼狠，那你為什麼不和他上床啊，你今年19了吧，我其實應該叫你聲姐姐了，我們高二班的幾乎都沒處女了，那不過就是一層膜罷了，喜歡就好唄。」斯文男子說道。



後邊的光頭男來了一聲呸：「我操，眼鏡，你他媽還高二呢，你這歲數，大學都該畢業了，還裝嫩呢。」



另外一個男子打了光頭男子一下：「你明白個雞巴，就這樣才能泡到學生妹呢，你上來就說我是混社會的，不早把人家小妹妹嚇跑了嗎？」



果然豆豆飛回答：「嗯，知道，只是我總覺得他還差點什麼，不想和他走到那一步吧，現在分手也好，馬上高考了，大家總是要分開的，其實最主要是我讓他買個BP機都不給我買，太小氣。」



「嗯，也是，我有時候也偷偷上一些網站看點黃片什麼的，對了，有個叫屍生戀的網站你上過沒，上邊很多捆綁打人的，還有殺人的，不過殺人的太暴力，我不怎麼看。」斯文男說道。



豆豆飛停了一會：「屍生戀我知道，裡邊有很多女孩子被殘忍殺害的圖片和視頻，不過好像要會員才能看，特別是銀豹上邊的，都要花錢的。」



「哦，我以前是銀豹會員啊，電腦裡很多視頻，你看嘛，我QQ分享給你？」



「算了，我在網吧，和同學一起呢，別人看到不好。」



「要不你來我家吧，我父母不在家，今天我看家。」



「這樣不好吧。」



「怕什麼，我是十五中的，你是七中的，大家知根知底，對了，你上次不是說你想有個BP機嗎？別用那個了，直接用手機吧，我爸正好新給我買個摩托羅拉翻蓋的，我把三星給你吧。」



豆豆飛又開始沉默了。



「我去，眼鏡，你要勾搭著小丫頭來啊，可別玩出什麼事來？」一個年齡較大的紋身男子說道。



眼鏡點了一根煙：「怕個屁，這丫頭父母離異，住她舅舅家，還總不回去，總逃課，今年還是復讀生，就是高四生，我告訴你們，這種小賤人就是丟了半個月都沒人管的主，不弄她弄誰，我看她照片了，長得可以，奶子不小。」



「那她能來嗎？」又一個人說道。



「滴滴」還沒等眼鏡回答，對方已經回了QQ。



「好吧，弟弟，你在哪？我也不白要你電話，你上次不是說要和我實踐嗎？我可以答應你的，讓你打我肚子。」



「太好了姐姐，你在哪？我去接你？那個，那個我可以和你上床嗎？」



「……你好壞……可以，可是姐姐最近缺錢，你能借我1000嗎？」



「1000？我給你3000，我媽剛出差，給我錢讓我買球鞋的，我給你吧。」



「太謝謝你了，弟弟，你在哪？給我個地址，我去找你吧。」



「好的，你來橋南，一轉彎，就是豐泰小區，我家就在這，我上門口接你，正好我們門口東邊有個小公園，你到南門的小亭子那就可以。」



「好的。」



同時，在七中不遠的E天下網吧，一個長髮女孩下了機，她叫胡敏，是七中高四的復課生，因為父親在她初中的時候貪污，被人家雙規了，母親因為父親沒錢了就和人家跑了。



而她父親從原來的稅務局下來後，根本是什麼也不能幹，也不想幹，便天天喝酒，她便住在舅舅家，讀高中，可是舅媽根本不正眼看她，她也很少去舅媽家。



她從小父親就不怎麼回家，母親最大愛好就是打麻將，她幹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在家看錄影，樓下音像社的錄影帶都被她看遍了。



開始是愛情片，後來武打片，最後甚至黃片都看了，可是她卻慢慢喜歡看血腥暴力的電影，特別是女性被暴打的電影。



高中的時候她認識了前男友，這個男的開始追她她不幹，後來因為被她罵了一句，男的居然打了她，她便同意了，於是她總喜歡惹怒那個男生，讓他打自己，可是那個男的實在太窮了，於是她和那個男的分手了。



這個網名斯文小豬的人不錯，還給她郵過幾盒巧克力，是那種上百元一盒的，足足的給了她面子，所以她想見這個斯文小豬。



十五中的小學弟罷了，頂多讓對方上了自己，畢竟她很早就想嘗嘗男女做愛的滋味了，只是沒機會罷了，對方不但要給自己手機，還要給3000元呢。



想想胡敏就興奮，她打了一個三輪車，到了豐泰小區，進了那個小公園，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公園裡根本沒人，為什麼十點多了呢？因為剛才電視裡邊喊出了，北京申奧成功了。



胡敏走到小亭子跟前，很靜，只有蛐蛐在不停的鳴叫著，亭子上爬滿了那種叫做爬山虎的籐子，淡淡的月光照進來，一切都變得模糊而朦朧。



這時候一個小麵包車停在了不遠處，下來了一個穿著校服的男子，是十五中的校服，應該是斯文小豬了，只是誰開的車呢？胡敏慢慢的走了過去。



斯文小豬幾步走了過來，因為燈光昏暗，胡敏看不清對方的樣子，帶著眼鏡，只是年齡好像不小了，不像個學生，斯文小豬也驚呆了。



沒想到胡敏比照片裡好看多了，雖然穿著校服，但是那清秀的小臉，大大的眼睛，還有長長的秀髮，更重要的是校服無法遮擋的一對大胸和修長的雙腿。



斯文小豬還是冷靜過來了，沒有廢話，一把拉住她的手：「走吧，姐姐，我讓我叔幫著開的車，電話你先拿著，到家了我就把錢先給你。」



說著遞到了胡敏手中一部黑色的三星電話，胡敏本來有些害怕，特別是斯文小豬的長相，可是當電話到她手中的時候，她還是跟小豬上了車。



「彭！」車門關上了，車子發動了，可是胡敏卻震驚的發現，車上除了司機，居然還有四人！



四個男人，而且都是渾身酒氣，光著上身，哪裡是學生，分明是三四十歲的社會人。



胡敏直接嚇得哭了起來：「你……你們是誰，我……我要下車。」



「嘿嘿，小丫頭，你最好別亂叫，錢我們會給你，不是3000，是5000，電話也給你，只要我們哥幾個高興就好，不然，你不喜歡看暴力片嗎？媽的，老子現在就用刀子切開你的肚皮，切下你的大奶子，給你來個先殺後奸！」



說著，一個光頭把一把匕首頂在了胡敏的小腹上。



胡敏校服裡邊穿的是漏臍裝，冰冷的刀尖讓她肚皮一涼，胡敏嚇得差點沒尿出來，趕緊往後挪，後邊正在那個斯文小豬。



胡敏想被嚇壞的小貓，回身就抱住了斯文小豬：「別，別，大哥別殺我，我什麼都行，別殺我，嗚嗚嗚，我是學生，沒錢，家裡也沒錢，我才十九歲。」



斯文小豬感到兩團肉壓在自己胸前，看看懷中嚇壞了的小丫頭，拍拍她的肩膀：「行了，光頭，別嚇小妹妹了，放心，豆豆，我們不會殺你的，我也和你說白了，大家也就是喜歡虐腹，和輪姦的調調，你好好配合，錢不能少你。」



胡敏胡亂的點點頭，抱的斯文小豬更緊了，小麵包自然沒有進豐泰小區，而是轉一圈回到了離七中不遠的那個小院子門口停下，幾個人綁著胡敏，用麻袋裝了，抬進院子，然後打開院子裡邊的一個地下的井口，把胡敏抗了下去。



胡敏被從麻袋裡邊倒了出來，斯文小豬給她解了綁著，胡敏看看這五個中年人，又看看四周。



這是一個地下室，四周貼著瓷磚，左邊牆角有個籠子，右邊牆上是一個鐵架子，上邊有四個皮環，顯然是綁人用的，架子邊上是各種皮鞭，各種假陽具，還有各種木棍，各種繩索，和電視裡邊看到的SM道具一樣。



胡敏似乎知道自己的命運了，看看封住的入口，一切讓她想到一個可怕的名詞-------性奴！



「哥，你們，你們能放了我嗎？我還沒高考呢。」胡敏哭著說道，這種情形她也幻想過，但是真面對了，再大膽的女人也嚇得腿軟。



斯文小豬笑了笑：「不用怕，小妹妹，我叫眼鏡，這五個人，他叫光頭，他叫紋身，他小大雞，他叫狗人，最後一個叫瘸子。



這裡以前只接待過妓女，你是第一個學生妹，也可能是第一個處女，當然這個我們一會要驗貨的，你也別怕，坐那好好想想，只要陪我們六天，堅持六天，我們一天給你五千，六天三萬，你看錢在這，有能耐自己拿走。」



說著眼鏡拿出了一個皮箱子，打開箱子裡邊是三捆錢，三捆一萬的現金。



光頭也笑了笑：「來，這有啤酒和烤串，你吃點，喝點慢慢想。」



說著真的拿了燒烤和啤酒來。



胡敏也不傻，自然知道到了這裡已經是任人宰割了，努力平靜了一會，便開始自己吃起燒烤來，她也確實餓了，吃了不少燒烤，又吃了喝了點啤酒，膽子也大了起來，這不正是自己無數次幻想的情景嗎？



為什麼到了真的就害怕了，而且還有錢掙，看著被扔進籠子的皮箱，她又灌了自己一瓶啤酒。



胡敏的雙眼開始迷離起來，於是跪倒了地上，學著在三級片裡看到的語調：「幾位主人，小奴已經吃完了，小奴還是個處女，請幾個主人驗身吧。」



幾個男人還真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特別是胡敏一身學生服，卻偏偏學著那種淫蕩的眼神和表情，大大的眼睛好像要滴出水來一樣，差點讓這幾個老男人把持不住。





二、輪姦



幾人最後決定按著以前的規矩，誰弄回來的妞，誰主持，於是眼鏡笑了笑，摸了摸胡敏的臉蛋，胡敏的臉蛋有點不自然的潮紅。



其實這不只是酒的原因，那酒裡邊還有春藥，眼鏡拉開了胡敏校服的拉鏈，裡邊是一個米黃色的蕾絲邊漏肚臍襯衫。



因為胡敏的胸比較大的原因，中間靠上的幾個扣子幾乎要崩開了，高挺的胸脯下邊是平滑的小腹，肚臍深陷，細腰豐臀，簡直就是個極品蘿莉，眼鏡知道這次他們掙到了。



眼鏡繼續解開她襯衫的扣子，然後親了她一下：「小賤人，你想幾位爺怎麼強暴你，」



「奴家是您的人了，您愛怎麼，就怎麼吧，但是一定不要可憐奴家，要好好的教訓奴家哦。」胡敏被春藥刺激後，呼吸便的急促起來，她感覺自己越來越興奮，興奮的是馬上面臨的輪姦。



都說所有女人都有一顆被虐的心，都會幻想被強暴，因為刺激，但是這種刺激可控性太差了，一般女人只是想想罷了，而今天的春藥和金錢，正是挖掘出胡敏本性的良藥。



眼鏡撕去了那件小襯衫，把手伸進了胡敏的胸罩，用力揉捏著那對雪白的乳房，本來就緊繃的胸衣變得更緊，胸衣帶緊緊的勒進胡敏雪白的皮膚裡。



「脫了她吧，主人。」胡敏說道，她感覺自己下邊已經濕了，她已經開始渴望幾人的輪姦。



「撕拉！」胸衣被撕開，脫去，下身的校服褲子早已經被光頭脫掉，現在胡敏身上只剩下一條白的的米奇的內褲了。



胡敏雖然內心放蕩，但是畢竟還是第一次，又在六個大老爺們近前，難免有些羞澀，於是用雙手摀住了自己的雙乳。



「啪！」一個響亮的嘴巴，是光頭打在胡敏的臉上的。



「啊！」胡敏一下就被打蒙了。



「草擬嗎的，裝你媽比清純，老子是強姦，輪姦，懂不懂？不是做愛，不是找雞，一會老子還的回家睡覺呢。」光頭說道。



紋身哈哈哈一笑，趁著胡敏正懵逼的時候，對著那平滑的小腹就是一拳，胡敏感覺這一拳好像把腸子都打斷了一樣，這時候她才知道前男友打她打的是多麼溫柔。



「是，是，輪姦，求求各位哥哥快點輪姦小妹妹吧。小妹妹受不了了，快操小妹吧。」胡敏趕緊應付到。



於是她被四仰八叉的抬到了一個特殊的太師椅上，撕去了小內褲，粉嫩的小穴一下在暴露無遺！



陰毛不對，眼鏡脫去褲子，在手上吐了口吐沫，在已經勃起的打雞巴上搓了搓，然後用手掰開胡敏的小穴，讓裡邊紅嫩的部分更暴露，甚至可以看到那層白色的處女膜。



「果然是個處，也難為你了，今天哥哥就讓你變成女人！」



「噗嗤！」胡敏感覺下邊一疼，一個熱乎乎的大傢伙就捅了進來，她四肢和頭部頭被人按著，自然動不了，她感覺心臟都快跳出來了，第一次，就這麼開始了，不多的血液流了下來，從她的小穴裡。



「啪啪啪！」大雞吧節奏的抽著。



而光頭則是在一邊很不爽的捏著胡敏的奶子，很用力，白嫩的乳房已經揉的發紅，胡敏卻不敢說什麼，還要裝作淫蕩的樣子淫叫著，不過她也算聰明，知道問題所在，現在這光頭是饑色了。



「光頭哥，快把你的雞巴插進敏敏的嘴裡吧，用力插，做好插進敏敏的喉嚨裡，快的，啊啊，啊啊，眼鏡哥哥用力！眼鏡哥哥的雞雞好大耶，敏敏快要被操死了！！啊~~啊~~快，敏敏最賤了，插死敏敏。」



說著，胡敏把小手摸到光頭的襠部，那大雞吧在褲子裡邊早就硬了，胡敏用小手幫他掏出來。



光頭一聲怪笑，脫去褲子，抱著胡敏的小腦袋，便把大雞吧插進了胡敏的小嘴裡，說實話，光頭的雞巴還真的很大，很粗，又因為夏天熱，胡敏感覺到一股尿騷的味道，便要作嘔，可是卻真的被大雞巴捅進了喉嚨，來了次深喉。



眼鏡射了，卻沒帶套，輪到了光頭，光頭並沒有射到胡敏嘴裡，胡敏想讓他帶套，自然又是一頓毒打，然後繼續插她，射進了她的身體，還好眼鏡給她吃了避孕藥。



然後是瘸子，瘸子直接走了後門，胡敏被插後門的時候總覺得要大便，感覺沒有前邊舒服，但是這次她真的不敢說了。



輪姦持續了大約有三個小時，一直到凌晨一點才結束，除了肛門和陰道被射進，連嘴裡這六個人也不放過，而且精液還不能吐出去，要吞下去，還要精液也沒什麼怪味，胡敏也就照做了。



終於結束了，初經人事的胡敏感覺小穴都被操爛了一樣，肛門也是，就和痔瘡犯了一樣。



她休息的地方自然是開始提到的那個鐵籠子了，下邊眼鏡幫她鋪了個墊子，但這墊子明顯是寵物店買的，是個大型犬用了，然後她的脖子上也被鎖了項圈，然後用鏈子栓在了籠子上。



不管怎麼樣，總算是第一天結束了，拖著疲憊的身體，胡敏抱著那三萬元，深深的睡去了。





三、狗交



胡敏是被一陣狗叫聲弄醒了，醒來她嚇了一大跳，自己的籠子裡邊居然多出一條黑色的大狗。



這大狗很大，是她見過的最大的狗，毛短而油亮，四肢和身體修長，兩隻耳朵力氣，正瞪著大眼睛看著她，並且還要叫上兩聲，不過卻不像要攻擊的樣子。



「不用怕！這狗叫大丹犬，名字叫傻大黑，不咬人，是你壓了它的玩具了。」說話的是不知道什麼時候進來的瘸子。



胡敏果然看到錢箱下邊壓了一個芭比娃娃玩具，於是趕緊抱起錢箱，退到角落裡，大丹犬沒有理會她，直接叼起那個芭比娃娃玩耍起來，芭比娃娃衣服已經沒了，身上也被她咬的破破爛爛，看上去倒是有點恐怖。



「呦，傻大黑來了啊，大黑，今天給你找個母的，你不是天天操瘸子家的毛絨泰迪熊嗎？這次給你找個母的，你可別浪費了。」說話的是紋身，然後陸陸續續的大伙都進了地下室，饒有興趣的看著胡敏的那個大丹犬。



胡敏似乎感覺到了什麼，幾乎用哀求的眼神看著六個人：「別，別這樣，主人，小賤人還有很多花樣沒用呢，主人怎麼玩都好，打肚子也好，別，嗚嗚，別這樣。」



瘸子沒有管她，一把抓住她的頭髮把她從籠子裡拖了出來，一縷頭髮都因為用力過大都被拉掉了，然後從兜裡掏出一個黑色小手電大小的東西頂在了胡敏左邊的乳頭上。



「吱吱！！」胡敏還沒反應過來，便感覺乳頭一麻，然後就是麻麻的電擊感了，她尖叫著跳了起來，但是脖子上卻拴著狗鏈子，便被光頭又一次抓住頭髮，然後用電棍電她的右乳。



胡敏慘叫著，求饒著，可是更可怕的事情發生了，光頭把電棍捅進了她的陰道，並點開了電源。



胡敏一聲慘叫便暈了過去。



然後是一盆涼水，胡敏悠悠的醒來，面色慘白：「別電了，主人，讓大狗操我吧。」



「吱吱！」電棍再次捅進了她的陰道，電的胡敏身子陣陣痙攣，嘴裡都開始出白沫了，甚至有焦糊的味道。



「不夠真誠！」瘸子說道，大家也哈哈大笑著。



胡敏流著眼淚，她開始後悔了，但是開弓沒有回頭箭。



她強笑著：「主人，讓你的狗狗操下小奴吧，小奴好飢渴，昨天主人累了吧，就讓狗狗操我吧，小奴一定會喜歡狗狗的大雞巴的，就讓狗狗把小女當成母狗交配吧，不，小奴就是母狗，汪汪汪，讓主人的狗狗臨幸小奴吧。」



「嘿嘿，大丹狗的雞巴有二十厘米長，你不怕嗎？」眼鏡笑道。



「不不，不怕，雞雞越大越好，小奴不怕，就讓大狗狗操死小奴吧，小奴以前就聽說過單身女孩子愛養大型公狗，小奴不怕，讓小奴也試試吧，聽說狗狗的雞巴和人的不一樣，小奴一定會很爽的。」



說著胡敏乾脆像狗一樣爬行到大丹犬那，然後翹起屁股，等著大丹犬操她。



可惜，大丹犬毫不為之所動，還是自己玩自己的，最後六個男人幫忙也不行，就是把大丹犬趴在胡敏的背上，然後讓它操它都沒幹。



「我知道了，它是因為這小妞在狗的眼裡是條沒毛的醜八怪！」眼鏡說道。



「那怎麼辦？」紋身問道。



「操，這還不簡單，我回家把我老婆那件不要的假貂拿來，然後給她披上不就完事了。」說著光頭說幹就幹，真的回家了。



這是一件白色的假貂皮，幾個人怕貂皮直接披上去掉了，便用膠水把貂皮裁了粘在了胡敏的身上，然後又弄了個兔女面具給胡敏帶上，因為幾個大老爺們粘的比較仔細，所以胡敏趴在那裡，倒是又幾分像一隻快要變成人形的白兔精。



可是大丹狗雖然有了意向還是沒上，因為它不喜歡在地下室做，於是胡敏被帶上了口球，主要怕她亂叫，和大丹狗一樣被牽到了院裡，拴在了一根水泥柱子上。



這次大丹狗沒客氣，沒等幾個大老爺們幫忙，大丹狗就撲了上去，胡敏自然本能的躲閃。



「小妞，我勸你還是把屁股敲一敲，不然傻蛋黑直接把雞巴捅進你的屁眼裡可就變成肛交了，哈哈，不過你要是愛肛交也可以，就是怕一會傻大黑的雞巴把你的�根腸拉出來。」光頭笑道。



胡敏自然不喜歡被肛交，而且是大丹狗，於是她把屁股略微翹了翹，她是真聽說過女人養公狗的事，但是大丹狗太大了，足足有一百七八十斤，她的屁股剛翹起來，一個硬硬的東西便捅了進來。



狗狗雞巴和人的不一樣，裡邊有軟骨的，比人的雞巴硬多了。



胡敏還是低估了大丹狗陽具的巨大，被捅的差點趴在上，她感覺那個大雞吧一下捅進了她的肚子裡。



可是一切才剛剛開始，大丹狗開始瘋狂的抽插起來，比人的速度快多了，只兩下胡敏直接被操的趴在了地上，但是大丹狗的雞巴好似長到了裡邊，一下下捅進來，胡敏感覺肚皮都在動，好似捅進了胃裡一樣。



「啊~~啊~~~啊~~~啊~~~」跟隨著大丹狗的節奏，胡敏急促而本能的淫叫著，幾個男人還拿手機錄影，哈哈的大笑著。



大丹狗實話很醜，而帶了兔子面具的胡敏卻是那麼美麗誘人，要不是幾個男人昨天晚上一人射了四五次，他們還真不想這麼早就便宜大丹狗，這麼玩是他們第一次，是光頭想的辦法。



大丹狗只捅了五分鐘不到，胡敏卻感覺自己快死了，可是狗狗的交配這只是開始，大丹狗的「龜頭」開始膨脹，直接鎖在了胡敏嬌小的陰道裡邊，然後大丹狗轉過身子，和胡敏屁股對屁股。



更可恨的是，六個男人還要逗大丹狗跑，胡敏被拉著，慘哼著，因為有口球叫不出來，滿院子倒著爬行。



就在這時，院門居然開了，嚇得眼鏡他們差點跳牆，進來的是一個老太太，眼鏡才放心。



「奶奶，你怎麼來了。」不過他也嚇得不輕，剛才院門明明鎖的來著，要是讓人看到他們強姦虐待女學生，還讓人家狗交，非出大事不可。



老太太明顯眼神不好用：「我來看看你這混小子在作什麼死，也不上班，這哪來的狗啊，還在這裡交配，你這混小子，趕緊把狗領走。」



「那個奶奶，我們正要把狗領走，知道你不喜歡狗，不過這狗正交配呢，打都打不開，要不你打打，也解解恨，放心，我們牽著狗鏈子，一定不咬你。」說話的是光頭，說完便牽著胡敏的狗鏈子，而紋身則是牽著大丹狗。



這奶奶果然是不喜歡狗，二話不說上去就是一頓枴杖亂打，打的大丹狗嗷嗷直叫，打的胡敏差點暈過去。



這一打就是近半個小時，要不是眼鏡怕老太太累個好歹，瘸子也實在心疼大丹狗了，這一頓棍子很可能就把胡敏打死了，畢竟陰道裡邊還有個狗雞巴拉著。



老太太留下一句這母狗叫聲還挺好聽就走了，留下幾個人繼續玩院子裡的兩條狗。



胡敏不知道什麼時候大丹狗的雞巴從自己的陰道裡拔出去的，只知道下身撕裂一樣的疼，她被再次關進了籠子，摟著錢又睡了。





四、下蛋



胡敏這次醒來是第三天的中午了，吃了點狗糧，喝了點狗盆裡邊的水，狗糧和狗盆是固定在地上的，必須和狗一樣的吃才可以吃的，這是她被狗操完眼鏡弄個的，說她已經可以和大丹狗劃等號了，他們很滿意。



等到下午三點多，六個男人才來，這次他們拿的是箱子高爾夫球。



「往自己的肛門和陰道裡塞，陰道要塞十個，肛門二十個。」狗人說道。



胡敏哪敢怠慢，趕緊自己往陰道裡邊塞，高爾夫球很輕鬆的進了陰道，但是十個實在是太難了，到了第六個就送不進去了。



大雞沒管那些，拿著牆上的皮鞭就打，打的胡敏滿地打滾。



「別打了，哥哥，真的進不去了，真的，嗚嗚。」胡敏求饒道。



「不用怕，小妹妹，你做不到，我們可以幫你啊，求我們就好。」



「求求，求求你了，哥哥，幫幫我。」



胡敏說道，胡敏想了想覺得自己說著不夠淫蕩，很可能再被打，就又說道：「哥哥們果然心疼小妹妹，可惜小妹妹力氣太小，快把這些球球送進小妹妹的陰道裡吧。



傻大黑呢，奴家這只從小母狗需要公狗操的，小母狗要生小小狗，汪汪，公狗沒來，就先讓這些球球來滿足小母狗吧，汪汪。」



「嘿嘿，這次你不是小母狗，你是小母雞，快學母雞叫，我們好讓你下蛋。」



「哦，對，我是小母雞，各種公雞可以上的母雞，咯咯咯噠，母雞要下蛋了，哥哥快把蛋給我。」



胡敏說道，眼鏡笑著拿來一個高爾夫球，她就用舌頭舔了，然後球被塞進了陰道，然後第二個，第三個，第七個還好，第八個是被紋身用力推進去的，可是到第九個就進步去了。



於是他們弄來一個正好內徑高爾夫球那麼粗的圓通，頂在了胡敏的陰道上，然後裡邊放上高爾夫球，用木棍把球頂進去，胡敏感覺陰道要被撕開了，甚至從小腹那可以看到一個個圓圓的小鼓包，那些都是高爾夫球。



第十個球進去胡敏暈了過去，不過她的陰道還是頂住了，沒撕開，幾個男人用強力膠帶封住了她的陰道，不讓球出來。



然後六個男人開始玩弄她的肛門，這次球被沾了油往裡捅的，胡敏分別在第十二和第十九個球時候暈過去，肛門口被撕開了，但是不厲害。



胡敏被綁在了柱子上，分開雙腿，下邊是一個籮筐，肛門和陰道都被高爾夫球封住。



紋身拿了一根前段纏了遍佈的木棍，對著她小腹就是一下，碰的一聲，胡敏便有強烈的便感，可惜，下邊的膠帶粘力太大。



紋身又是一棍子，打在胡敏肚臍行，平滑的腹部直接被打的憋了下去，腹部的壓力全都到了盆腔。



「噗嗤！啪嗒！」



陰部的膠帶撕開，撕掉了一片陰毛，三個高爾夫球掉了出來，掉進了籮筐。



胡敏慘叫兩聲，但是卻沒暈過去。



沒等她求饒，又一棒子打下來，這次陰道掉出去兩個，肛門的膠帶開了，掉出去三個。



就這樣一棍子一棍子的打下去，這棒子打的很有水平，不是那種大力的，猛烈的，但是務必要打的肚子憋下去才會下蛋。



最後的蛋最不好下，三四棍子下去才下一個，最後的一個兩個都帶著鮮血了。



六個人輪流用綁著棉布的棒球棒打她的肚子，而高爾夫球則是一個個如同下蛋一樣掉出來，幾個人如此玩到晚上八點多，最後胡敏的陰部和肛門甚至能伸進去一直腳掌了，輕鬆的被腳交了。



而下出的「蛋」上邊也個個帶了鮮血。





五、生日



胡敏這次是被抬進籠子的。



「我看著妞不行了，快解決了吧。」說話的是眼鏡。



「明天再說吧。」



「好。」



胡敏昏昏沉沉的睡了，她做了很多噩夢，甚至夢到自己變成了一直母狗，被成群結隊的公狗操著，然後又變成了年豬，被以前父親的同事過年的時候給宰殺了，還要吃肉。



刀子從脖子下邊捅進去放血的時候她還說自己是胡敏，別殺我，可爸爸的同事只是笑，還拉來爸爸看，大家都在笑，最後給她開膛直接下鍋了。



胡敏醒了，她這次睡到了第二天下午五點多，身體還是很虛弱，這次幾個人沒再虐待她，而是給她吃了點肉，喝了點水，最後幾個人又走了，留下了眼鏡，眼鏡笑了笑。



「小妞，我也不瞞你了，你可能也猜到了一點點，你進了這裡就出去不了。」



胡敏眼淚下來了，這幾天這幾個男人這麼瘋狂的虐待自己，加之那種看死人和畜生的眼神一樣看自己，她就知道了。



「不過也別怕，這地下室裡死的人加上你也有六個了，不過上五個四個是妓女，一個是個少婦，你算是第一個處女，而且還是學生，我們決定給你一個小小的願望，你想吃啥，就說，而且你可以選擇死的時間，是明天、或者後天。



因為我們不會留任何一個女人在這裡呆著超過六天的，你也可以選擇死法，是剜陰割喉，還是剜陰切腹。」



胡敏試圖從眼鏡的眼神裡看出一絲生的希望，可惜沒有，一絲都沒有。



「那就切腹吧，挖出腸子來，我從小就愛看暴力片，最愛看的就是女人被利刃插進肚子，掏出內臟，記得有一步電影，女二號被人強姦了，最後要被殺了。



因為她得罪了反派男，於是反派男說要把刀子捅進她的陰道，剖開她的肚皮，我當時就幻想自己是女主角，興奮的等待女二號被刀子捅進陰部。



可惜，後來警察來了，女二號沒死，我感覺很遺憾，所以這次我要做那個女二號，你們就那麼殺我吧。」



眼鏡笑了笑，摸著胡敏的小腹，又幫著她給陰部和肛門上塗了點藥膏：「真期待剖開你的肚子，別怕，也就二十多分鐘的事。



不過我們會留下你完整的陰部，剜掉你的陰部後，我會把刀子插進你的肛門，再然後從肛門向上，挑開你的肚皮你看怎麼樣？」



胡敏抱住了眼鏡：「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抱抱豆豆飛好嗎？豆豆飛就要被斯文小豬剖腹了，豆豆飛好怕，也好興奮，豆豆飛明天是陰曆生日。



斯文小豬就明天宰殺了豆豆飛吧，剖開豆豆飛的肚子吧，如果你們把我的肉燉熟了，記得把我的人頭留下，把肉放進我嘴裡一塊，我也嘗嘗人肉的味道。」



眼鏡點點頭，算是同意了，抱住了胡敏，親吻了她，但是沒有上她，因為狗狗的陽具裡畢竟有寄生蟲細菌什麼的，胡敏的下邊已經不乾淨了，最重要胡敏的下身已經被玩壞了。



眼鏡走了，胡敏真的睡不著了，她真的很害怕，只有那麼一點點的興奮，她是個冰戀愛好者，喜歡剖腹的視頻，也無數次自己演示過剖腹，不過真的要被人剖腹了，她還是很怕。





六、生日禮物



胡敏這次醒來是被女人的哭喊聲驚醒的，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女孩被掉在地下室的屋樑上，雙腳離地，女孩身材豐滿，雙腿修長。



光頭正用皮鞭打那個女孩，每打上去一下，皮鞭都會留下一道血痕，鞭子照顧最的地方就是女孩的襠部和雙乳。



女孩則是會發出非人的慘叫，身子也拚命扭動，如同一條離開水的美人魚，這女人很白，也很豐滿，特別是她慘叫著扭動時候，居然可以讓男人有種要征服的慾望。



「啊，別打了，啊，啊！！！！別！！！啊！！！我不要錢了，哥哥，別打了，！啊~~~」



足足打了半小時，幾個人才住手，原來這女孩是個妓女，在TT酒吧坐台，要價很高，被大雞吊到了，說好3000包夜，可被拉進了眼鏡家的院子後，大雞直接告訴她給她250，包夜。



女的自然不幹了，開始罵人，還說她認識哪個哪個大哥，要弄死大雞，大雞自然和幾人把女的弄進地下室，然後二話不說吊起來就打，於是就出現了胡敏見到的一幕。



幾個人開始輪姦這個服服帖帖的妓女，妓女的活自然比胡敏好多了，弄的幾人很爽，不過最後還是把妓女綁著。



眼鏡給了胡敏一套白色的內衣內褲，一套淡黃色的連衣裙：「這個生日禮物怎麼樣？一會你可以先殺了她，然後吃她的肉，我們再送你上路嘿嘿。」



胡敏先是一驚，然後感激的親了眼鏡和其他五人每人一口，畢竟有人陪自己上路，還是比較快樂的，而且剛才眼鏡好像說讓她殺了這女的，於是她小心的問道：「是讓我殺了她嗎？」



「當然，騙你做什麼，妓女我們殺夠了，沒個吊意思，還是一會虐殺學生妹過癮，嘿嘿，小妹妹，一會哥哥定會讓你欲仙欲死的。」光頭淫賤的笑道，說著還遞給胡敏一把匕首，不過還是警告她不要試圖自殺。



胡敏接過匕首，開始穿連衣裙。



「咦，你怎麼不穿內衣內褲？」紋身說道。



胡敏拿起匕首，癡癡一笑：「傻瓜，一會穿了還要脫，多費事，一會哥哥們要剜小妹妹下邊的東西時候，直接一撩裙子就不就可以了！」



「對對，對對，還是學生妹好，哈哈，眼鏡，下次還要搞學生妹，太懂事了。」



「你們，你們這群變態，放了我，救命，救命！」妓女拚命的叫著，但是光頭已經把她綁住，就等著挨刀了。



胡敏走到妓女近前，纖細的手指按住了妓女的嘴巴：「不用怕，姐姐，我開始進來也是這麼叫的，可是有什麼用，現在還不是老老實實的等著幾個哥哥的宰殺，你也是一樣，一會一定會求我殺了你的。」



「不，不，小妹妹，別傻了，你別殺我，殺我是要償命的，警察一定會來救我們的。」看著頂在自己肚皮上的匕首，妓女哭著說道。



胡敏在妓女肚皮下邊試著捅了一下，只是出了點血絲，已經嚇得的妓女嗷嗷直叫！



胡敏笑道：「看你這沒用的樣子，還裝大姐大，現在你有兩個選擇，一是我現在給你一刀痛快，捅進你肚子，來個剖腹殺人。



基本掏出腸子的時候你就死了，也算是少受罪，我好趕緊嘗嘗人肉的味道，好上路，再就是我折磨你，直到你自己求我殺了。」



「呸！操你媽的，女變態，小比娘們，你算老幾，老娘睡過的男的比你看到的都多，你等著挨槍子吧，救命，救命！」妓女癲狂的喊著。



胡敏抹去臉上的口水笑了笑，沒有殺妓女，而是拿過紋身正在抽的雪茄，點在了妓女的乳頭上。



「吱！」陣陣青煙冒了出來，妓女發出陣陣哀嚎，胡敏繼續燙她，而且是兩個乳房來回燙！妓女很快被燙的暈了過去。



可是她很快又醒了，胡敏在一邊的桌子上找到了一把半尺長的鋼針，然後把鋼針扎進了妓女的乳房，每每扎進去還要轉動一下。



並且一邊扎一邊說：「敏敏今天過生日，就不用各位哥哥的那種蛋糕了，用這種！」



說著便一根根的把鋼針插進了妓女的左乳，一共紮了十九根，然後用棉線沾了酒精纏在鋼針的一頭，點燃了它們。



鋼針導熱很快，本來就痛的神志不清的妓女，這次更是生不如死了，拚命求饒，可是，胡敏沒有理會她，繼續玩生日蠟燭的遊戲，妓女最後還是堅持不住了。



「殺了我，殺了我吧，小妹妹，姐姐是個賤人，殺了我吧！嗚嗚。」



「嗯，這才是乖姐姐呢，小妹妹今年十九歲，姐姐多大？」



「二……二……二十五，妹妹，別玩了！殺了我吧，嗚嗚，好疼啊。」



「哦，好的，那妹妹也幫姐姐過最後一個生日吧。」



說著她把而是二十五根鋼針插進了妓女的右邊乳房，妓女的乳房很軟，很白，很有彈性，鋼針總是先壓出個小坑，然後才被捅進去，每次進去乳房都要抖一抖，如同一個乳白色的果凍。



妓女一會罵人，一會嚎啕大哭，一會大笑，最後對著胡敏豎起了中指。



胡敏親了一口妓女，拉住了那根中指，妓女的小手和胡敏的一樣，纖細無比，中指如同一根雪白的美玉，可惜，胡敏拿出了一把剪刀，沿著根部剪斷了她。



「卡嚓」妓女的中指掉了下來，還鉤動了一下，妓女發出後悔的慘叫，胡敏又拉起她的拇指，指甲上邊還上的水鑽，很好看，於是胡敏便把她剪下來來欣賞。



「別剪了，小妹妹，姐姐是賤人，姐姐錯了，別剪了，殺了姐姐，幾個哥哥不是喜歡剜女人陰部嗎？……快把姐姐，把姐姐的賤逼切下去，啊~~~~~~」胡敏又切下了她的一根手指。



「謝謝姐姐的禮物，妹妹十九歲，就收下您十九根手指腳趾吧。」



剪刀剪掉了妓女的十根手指和九根腳趾，只留下了一根小腳趾。



妓女的手指很纖細，雖然比不上胡敏，但是也算是極品玉手了，每剪刀下去都會嘎崩一下掉下一根手指，妓女沒等到剪她腳趾就暈了過去。



妓女感覺自己就在十八層地獄一樣，遇到的男女都是魔鬼，她被一盆涼水把她弄醒，她咳嗽兩聲醒了過來，她很怕醒過來，因為她要面對那個女魔鬼，女魔鬼正拿著一把刀子看著她，她再也不敢說話了，怕說錯了。



女魔鬼問她：「姐姐，不玩了，該上路了，對了，你叫什麼名字？」



妓女張張嘴吧，沒等說，女魔頭搖搖頭：「算了，不知道也罷，我叫豆豆飛，我叫你大白梨吧，大白梨姐姐，上路了，我給你放炮送行。」



說著居然把一個小孩手臂粗的二踢腳捅進了妓女的會陰。



妓女慘笑一聲：「賤人~~你~~你不得~~好死！」



她實在沒有力氣罵人了。



那女魔頭卻嘿嘿一笑：「是啊，姐姐，這你都知道，一會我可是要比你死的慘的，要被人家剜陰的，還要剖腹呢？



嘿嘿，這高昇炮可是瘸子哥哥在你昏迷的時候特意買的呢，我點火了哈，本來要給你剜陰的或者像我想的那樣直接把刀子捅爛你的逼，可是姐姐的逼太黑了，就炸了吧，下輩子從新長個好看的，嘿嘿。」



說著女魔頭笑著點著了引線。



妓女閉上了眼鏡，她無法想像這麼大的二踢腳在陰道裡炸開的慘像，快要死了，她回憶起自己第一次離家出走，第一次遇到那個渣男，第一次做愛，第一次做妓女，等等，自己的逼原來也是粉色的，被用的次數多了就黑了。



「彭！」二踢腳第一響響了，妓女感覺陰部一漲，那高昇炮頂進了她陰道的深處。



她咬緊牙，淚水模糊了她的雙眼，三秒鐘，這是她最後的三秒，很快，也很慢。



「哄！」這種二踢腳裡邊全是炸藥，很響，威力也很大，能輕鬆炸斷人的手臂，屬於國家禁止販賣的煙花，不知道瘸子在哪弄的。



妓女的整個小腹都被炸開了，腸子、子宮、陰道、肚皮、脂肪被炸的慢地下室都是，掛在牆上，棚頂，掛在每個身的身上臉上。



她連哼都沒哼就暈死過去，內臟噴的哪裡都是，她只是在爆炸後蹬了蹬腿就死了，大雞罵了一句噁心，抹去臉上的一節腸子和糞便。



胡敏臉上的是一塊碎肉，連衣裙上應該是一節小腸和一塊膀胱的碎片，她沒有管這些，而是上去切下了妓女那個紮了19根鋼針的乳房，放進了生日蛋糕盒子。



然後又切下了妓女另外一個乳房，還有屁股上的肉，扔到了桌子上，並開始幫妓女開膛，挖出沒有被炸壞的內臟。





七、剜陰剖腹



「行了，剩下的事情讓大雞弄吧，該你了，緊張不？」眼鏡說道。



「緊張！幫我把這個生日蛋糕蒸了吧，你答應我，要讓我吃上人肉的。」胡敏笑著把蛋糕盒子裡邊的奶子拿了出來，蛋糕盒是和妓女一起帶下來了，現在因為剛才放了奶子，全是鮮血，蛋糕自然不能吃了。



眼鏡接過扎滿鋼針的奶子，笑了笑：「好的，只是蒸太慢，直接烤了吧，我們有燒烤架子，再烤點別的。」



「嗯，動手吧，剖開我的肚子，你摸摸，敏敏的肚子是不是很軟，一刀就會被切開的。」



胡敏拉著眼鏡的手撫摸自己的腹部，同時也把誰也不能吃的蛋糕盒扔進了垃圾桶，只是大家誰也沒注意，胡敏用身體當著把妓女另外一個扎滿二十五跟鋼針的乳房裝了進去。



「大雞，我們上上邊殺小妹妹了，你上去不，下邊太熱了，要不一會你在收拾唄，我都忍不住看著小丫頭被殺的樣子了。」眼鏡說道。



「算了，這小丫頭我看挺可愛的，別到時候我再不忍心了，你們殺吧，嘿嘿，小丫頭屁股給我一半哈。」



「好的，走吧，豆豆飛。」眼鏡做了個請的手勢，胡敏懷著忐忑的心情上了地面，她不是想過沒反抗，只是她知道，幾個人都注意自己呢，只要自己稍有異動就會被制服，恐怕那樣自己只會死的更慘。



院子很涼快，應該是剛下過去，胡敏被帶了院裡的一個小棚子裡邊，其實就是四周圍了黑塑料布的一個沖涼的地方，沒棚子，上邊有個架子，放著個黑色橡膠袋子，裡邊灌滿水，太陽把水曬熱了，人就可以用熱水洗澡了。



小棚子裡邊是那把太師椅，胡敏知趣的坐了上去，眼鏡拿來了一個大塑料盆，裡邊是一把匕首，一把菜刀，一把農村用的殺豬刀，還有斧頭和鋸子。



那些工具被放到了一邊，兩盆放到了胡敏兩腿中間，因為現在胡敏已經大字的趟在了太師椅上，就等著挨刀了。



「用蒙眼鏡不？」光頭笑道。



「不用了，我也希望自己看看自己腸子的樣子，就用那個殺豬刀可以嗎？這刀看上去好酷，要是一下子捅進下陰多好，一定比大丹狗的雞巴還爽。」胡敏說道，也不知道是緊張還是天熱，她已經香汗淋漓。



她撩起自己的連衣裙，露出裡邊的小腹和陰部：「光頭哥哥，一會你動手嗎？從哪下刀？」



「嘿嘿，從這裡下刀，就是的胯部，我們留下你的陰部是做標本的，只是這裡不方便拿來，要不然倒是可以給你看看，你算是最勇敢的一個了。」光頭說道。



「不用了，一會看自己的就可以了，哥哥動手快點，最好讓我能看到自己的腸子再死。」



「好累，小騷貨，你光頭哥哥以前可是殺豬的，刀法好著呢，還有什麼願望？一會要帶口球了，省著你一會叫的太厲害，驚動了鄰居，你嗓門也不小，叫床聲音倒是不錯，刀子捅進身體裡誰都會嚎的，你也別怕，這太師椅你是第六個香魂了。」



「嗯，我還沒吃那個大白梨的肉呢，要不明天晚上再殺我？哥哥再玩玩我，我把下邊洗洗？」胡敏笑道。



「不必了，哎，這不來了。」果然眼鏡拿著幾個肉串進來了。



「這三串是奶子的肉，比較肥，這兩串是大腸，不過有點沒洗乾淨，這三串是大腿肉，快點趁熱吃吧。」眼鏡說道，胡敏再次哭了，她拿過肉串三下五除二就吃了下去，她知道自己真的要死了。



於是她再次躺下：「動手吧，光頭哥哥，天好熱，讓小敏的腸子也出來透透氣吧，小敏今天也做了會女主角，被六個男人先姦後殺，嘿嘿，還是死的最慘的那個，剜陰剖腹，哥哥們錄下來，可以給同好看的，我一會一聽沒出息的叫的死去活來哥哥們別笑話我。」



「哈哈，不會笑話你的，有口球呢，你盡快叫，小敏這次是女主角，比那個電影裡沒死成的女兒號厲害多了，來，斯文小豬幫你帶上口球，一會弄個DV錄了，平時我們哥幾個看。」



說著眼鏡給她帶上了口球，並拿了DV錄影，而另外四人按住了胡敏的四肢，光頭拿起了那把黑黝黝的殺豬刀。



胡敏仰望星空，今天的天氣很好，可以聽到外邊大排檔喝酒說話的聲音，甚至有她同學的聲音，只是她記不住是誰了。



光頭讓把胡敏的大腿分開的大點，然後被左手捅進了胡敏的陰道，胡敏的陰道因為被大丹狗和高爾夫球的開墾，進去一隻手已經沒問題了，光頭用手指從裡邊捏住了胡敏的陰道壁。



然後用殺豬刀的刀尖在胡敏的腹股溝上一切，大腿和會陰的鏈接就分開了，外層是白色的肉皮，中間是黃色脂肪，再裡邊的是暗紅色的肌肉，這一刀深刻見骨頭，刀子下去鮮血滿上湧了出來。



「嗯~」胡敏身子一挺，很痛，她感覺腿好像被切掉一樣。



刀子沒停留，光頭把肛門和陰道中間也切了一刀，再然後是另外一邊的腹股溝，這個陰部一下鼓勵了，雖然因為幾日的蹂躪，陰唇有點外翻，開口也有點大，但是她還是粉紅色的，還是那麼好看。



胡敏在第一刀下去就發出了慘哼，只是帶著口球，叫不出來，下陰是女人最脆弱的地方，胡敏根本無法形容這種痛苦，她疼的眼睛都開始翻白了，口水順著口球嘩嘩的流著，發出嗯嗯的聲響。



顯然光頭這種事見多了，正常剜陰應該從陰唇的邊上下刀，但是他們為了讓女人的下身顯得更完成，更多的肉留在陰部，就從兩邊的大腿根就下刀了，然後上邊沿著陰毛外邊緣切開，整個陰部帶著所有陰道都沒切了下來。



「哧，咕嚕，咕嚕，哧哧！」陰部四周都切開了，光頭開始慢慢的拉出陰道和子宮。



「啊……嗯嗯……嗯……」胡敏只所以剛才那麼變態的虐殺妓女，也是一種不平的心態，就如同德國讓猶太人殺猶太人一樣，往往知道自己必死的猶太人虐待起來和自己一樣命運的同族會更狠。



胡敏也是如此，但是胡敏還是低估了剜陰的殘忍，要知道這種酷刑就是在古代也很少見的，子宮牽動內臟，特別和它挨著的小腸，胡敏更是疼的死去活來，可是最後生殖器還是被拉出來了，就像一個紅色葫蘆，被放進了一個保鮮袋裡。



整個胯部都掏空了，胡敏已經疼的開始抽搐了，她看了一眼天空的星星，銀河，刀子捅因了她的肛門，糞便帶著鮮血噴了出來。



胡敏身體挺的筆直，她能感覺長長冰冷的刀子進入了自己的身體，穿透了肛門、直腸、和大腸。



長長的刀子向上挑開，切開了她的恥骨，她終於看到女孩被從胯部剖到腹部的開膛情形了，而且這個人是自己。



而就在這時候：「咚咚」



又是敲門聲，有人敲院門，眼鏡趕緊出去看看，然後回頭看看大家「是我妹妹！」



「我曹，別讓她進來！」紋身叫到。



「不行，不讓我妹妹進來，她就會翻牆進來，把這房子拆了。」眼鏡說道。



「靠，你家都什麼人，那要是你媽呢？」



「我媽？我媽有鑰匙，會自己開門，要是看到我和你們在我家鬼混，會拿刀砍了你們。」



「為什麼不砍你？」



「因為，我會第一時間會被她扇趴下。」



「幸好你媽出差了，快讓你妹妹進來吧，一會就說我們在殺狗，她妹妹和她奶奶一樣不喜歡狗，應該沒事。」瘸子說道。



眼鏡打開了門。



「幹什麼呢？神神秘秘的，找小姐了啊，好哇，看我不告訴我媽！」一個十七八的女孩進門就叫到。



「行了，是不要錢，給你，二百，我就這些了。」眼鏡說道。



「嗯，還是哥哥聰明，你們在幹什麼？」



而這時候裡邊的胡敏已經被剖開了肚皮，胡敏認識這個女孩，是她的同班同學，只是她是新生。



就是高三生，而且還罵過她，說她愛裝清純，愛裝逼，這丫頭是學校裡有名的小太妹，胡敏自然惹不起，沒想到自己最後死的時候會聽到她的聲音。



刀子沒有因為小太妹的到來而停歇，卻是咯吱咯吱的切開了胡敏雪白平滑的肚皮，切到肚臍的時候被連衣裙擋住，光頭撕開了連衣裙。



刀子切開肚皮的聲音居然和菜板上切肉的聲音不一樣，倒是有點像切開濕布的聲音。



胡敏感覺大量的冷氣進了腹腔，很疼，她發出痛苦的呻吟，可是腹部被切開又有口球在，她只剩哼哼，這聲音倒是有幾分像狗叫。



「殺狗呢，你光頭大哥弄了條母狗，卻不能下崽，就殺了，準備打牙祭，很大的狗，和你瘸子哥哥家的一樣大，你拿了錢就走唄，殺狗有什麼好看的。」



「咕嚕，咕嚕。」光頭開始把胡敏的腸子拉出身體，放進那個塑料盆裡，帶著黃色的脂肪，腸子曲曲折折，柔柔軟軟，散發著濃重的內臟氣息。



胡敏這時候居然感覺意識清醒了，她知道是迴光返照了，她清晰的聽到小太妹走過來的腳步聲，聽到自己內臟被掏出去的聲音。



聽到街口大排檔烤肉串發出的吱吱聲，聽到幾個學生的說笑聲，甚至有個男生提到了自己，說自己是個騷貨，早就不是處女了。



小太妹捏住了鼻子，往棚子走來，這時候胡敏的腸子已經全部被掏了出來，光頭把木盆推了出去，滿滿的一盆，也不知道胡敏纖細的小腰，平滑的小腹怎麼裝的下這麼多東西。



「我操，這麼多狗腸子啊，這狗還真的很大，光頭哥，你把腸子都弄冒了，粑粑都出來了。」那是胡敏的大腸，因為是從肛門把整把殺豬刀都捅進去了，支末刀柄，自然腸子都漏了。



「手藝不好，狗不老實，這裡太臭，丫頭你別進來了。」光頭說道，說著開始切胡敏的奶子。



「好，我聽說狗腸子燒烤好吃，一會你給我弄點狗腸子拿去唄，我和我同學在邊上的欣欣燒烤吃飯，再弄個狗脖子去，我讓老闆煮了吃。」



「好勒，我再給你弄倆狗腰子哈。」光頭說道。



「嗯。」小太妹答應完，便拿著200元走了。



胡敏已經有進氣沒出氣，不過她偶爾動一動的手指，和看棚子外邊的目光證明她還沒死，光頭切去了她的乳房，因為胡敏基本已經死了，所以也沒再折磨她。



為了給小太妹弄個狗脖子，光頭緊貼著胡敏的下巴切下了她的腦袋，這樣脖子就盡量留的長些了，然後又從胸腔上邊切下了她纖細的脖子，只是那白嫩的頸部皮膚礙眼，便被剝去了皮。



胡敏的大腸有一半都被拿去給小太妹了，就這樣小太妹還嫌給她的狗脖子太短了，罵光頭偷工減料，哪有誰叫狗脖子這麼短，要殺瘸子家的大丹狗。



瘸子嚇得趕緊抬出光頭的老婆，又買了一箱啤酒，把妓女的脖子也拿來，這才拉倒。



說來也巧，那天晚上我們正好執勤，是後半夜，欣欣燒烤半夜就關門了，只有邊上一家小院外邊擺了燒烤攤，幾個大老爺們弄了一些肉再那烤，還賣給包夜的學生，我們也吃了。



烤大腸真心不錯，可惜太少，我吃了點烤小腸，同時們都笑我是個女孩子，這麼能吃大腸，當然好吃的還有烤串，烤排骨，考豬皮什麼的，同事也沒少吃。



沒錯，吃的就是胡敏的肉，大家都不知道，直到三天後破案了大家才知道這事，同事們都吐了，只有我沒吐，那個被發現扎滿針的奶子是妓女的，是被幾個老爺們當垃圾扔出來的，可惜，妓女最後也沒落實到真實身份。



胡敏的陰部和其他五個陰部是在大雞家找到的，保存的很好，最後被法醫那邊要走了。



胡敏連人頭都被劈開了，顯然是被吃了腦子，可惜我沒吃到，那個DV是在眼鏡家床下找到的，我沒有上交，即便上交也沒啥用了，不如留著自己看。



之所以寫這些是警告那些見網友的女性，網絡就是網絡，現實是現實，每年都有很多女孩因為見網友而慘死，胡敏並不是最慘的一個，但是比較有代表意義罷了，當然，如果你自殺沒勇氣，想尋找幫手，那就另當別論了。



【本故事純屬扯淡，供共同的愛好者自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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